
2019 年 8月 10日 星期六

编辑 叶子 组版 陆德强·08·
周刊·文学

·无锡商报·

翔

刘
芳
辉

摄

一篇短文让我看到了舆论的力量
□张经济

这事儿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至今
仍记忆清晰。记得大约是1987年，我还
在无锡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会工作。正
月初八上午八时左右，工会办公室的门
开了， 进来两个披麻戴孝的年轻人，见
到我们纳头便拜。原来，这是一对亲兄
弟，他们是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父亲，一
位老修路工人，正月初一去世了。我为
他俩泡了茶，安慰着，劝他们节哀。交谈
中，我发现他们似有烦恼。经了解，他们
说：父亲逝世后推进太平间时，太平间

的两名看护员伸手向他们讨钱：“新年
新岁的讨个吉利钱。”给10元钱嫌少，给
20元才肯罢休。 临到火葬场来车时，也
要吉利钱，不给不开车，张口就要20元
和一包香烟。到了火葬场，安排火化时
间不仅要给钱，还要给香烟……两个小
青年气愤地说：“死了人还要买路钱，不
知这是什么规矩？”

送走他俩后， 我立即陷入了沉思：
人死了，还要再花一笔“买路钱”才能

“上路”，这合理吗？这是不是一种行业
陋习？作为《无锡日报》的老通讯员，我
觉得有必要向党报反映这一问题，希望
通过舆论的力量，为净化社会风气尽一
点力。我把这一想法向工会主席作了汇
报，得到了他的支持。

于是，我以《修桥铺路一辈子 死后
还缴买路钱》为题写成了稿子，送到《无
锡日报》群工部。群工部的吴主任仔细
看了这篇稿子，很感兴趣。为慎重起见，

他又打电话给我单位工会主席，对细节
作了进一步核实。

第三天，这篇稿子就见报了。想不
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某医院办
公室主任到群工部要求在报上刊登稿
件失实的声明。接着，民政局负责殡葬
事务的同志和火葬场的有关领导也到
群工部吵闹。 因吴主任早就核对过事
实， 所以， 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后
来，民政局那位办公室的同志还和我成
了好朋友。

这事儿还没完。 大约一个星期后，
《新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接着，江
苏省民政厅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打来电
话，大意是他们看到了《新华日报》上的
这篇稿件，感谢我为全省殡葬系统提供
了一个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以这件事
为契机， 要求全省殡葬系统以此为戒，
加强学习教育，把坏事变好事。不久，我
市民政局负责殡葬工作的那位同志打

来了诚恳认错的电话。
事情还在继续发酵。 又过了几天，

《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版转载了《新华
日报》上我的这篇稿子。不久，《人民日
报》的一位记者来电告诉我，我的那篇
小文章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刊
登后，收到了各地来信大约140多封，都
是痛斥殡葬歪风的。我单位工会也陆续
接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表达了对殡
葬行业不正之风的愤慨。

由此， 江苏省建委聘请我为信息
员。后来，我又成为中国建设工会《中国
建设者》杂志的特约通讯员。

事后，我还得知，江苏省民政厅在全
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行风大整肃。 自此，
无锡市民政局殡葬行业的“买路钱”歪风
得到了根治。

真的没想到，我在《无锡日报》发表
的一篇小短文竟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舆论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

我从漫画作者
到漫画编辑

□王全大

我是改革开放初期走上漫画创作道路的 ，算起来已
近四十个年头。在这条路上，我慢慢从一个初学者，成长
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漫画家，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多次获奖，
在中央及地方报刊发表了6000余幅漫画，出版画集40余
部；还走出国门，在巴黎等地举办了画展。这些成绩的取
得，都与《无锡日报》密不可分。

我上世纪8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时在南长
区委工作。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尤其喜欢漫画，改革开放
初期又是漫画创作从禁锢到兴旺， 迎来繁荣发展的黄金
年代。记得当时画了一幅《量？而行》的漫画，是讲怎样对待
人才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画稿送到了无锡日报漫画
编辑沈云天老师手中，他认真看了几遍，肯定了我的画作，
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根据沈老师的指点，改了几稿，终
于在《无锡日报》上刊用，还被很多报刊转载了。之后，在沈
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漫画创作一发不可收，包括《人民日
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内的全国几十家报刊上都有我
的漫画作品刊登，其中《关局长审稿》还在全国漫画大赛中
获一等奖。

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对漫画还有误解，
容易“对号入座”，给我和《无锡日报》的美术编辑带来了许
多烦恼。我记得当时曾创作了一幅《不给压力不出水》的漫
画，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得了一等奖。这幅漫画主要是说有
些干部不给压力就不给老百姓办事， 不关心群众疾苦；上
级给他压力了，才勉强作为。该漫画一在《无锡日报》刊发，
个别人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对这幅画提出批评，刊发这
幅漫画的周卓人老师为此受到了一些责难。这给我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 想到有的漫画家由于一幅漫画而受到批判，
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几十年，心里就有些后怕，于是就想
扔下画笔。后来在单位同事和领导的宽慰下，在周卓人老
师的鼓励下，我还是没有丢下画笔，继续进行漫画创作，还
写了一篇《我终究没有放下画笔》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刊
登，并获得《新华日报》改革开放十周年征文比赛二等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调入无锡日报社工作， 并在
《江南晚报》和《华东旅游报》开辟了漫画专版———“江南
漫画”和“旅途幽默”，由一名漫画作者变成了这两个专版
的编辑。我向全国各地的漫画作者约稿，向老漫画家约稿，
还请无锡籍著名漫画家华君武题写了刊头。我和各地的漫
画作者、爱好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刊用了大量好作品，其
中有华君武、丁聪、方成等名家之作。我还尝试了一些漫画
形式的创新， 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形式融入到漫画中，创
作了许多水墨漫画；我将漫画与书法相结合，充分运用漫
画的夸张和变形，汉字的象形和会意，创造出了一种独特
的艺术形式———“漫书”。我还把一些漫画爱好者的作品推
荐给其他报刊，使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多发表的机会。

可以说，是《无锡日报》领我走上了漫画创作之路。在
那个漫画繁荣兴盛的年代，我在这条路上奋勇前行，不断
探索，力求创新。《无锡日报》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中一段最
为珍贵、难忘的金色年华，让我的艺术人生丰富多姿，精
彩纷呈。

“小人物”是新闻写作的“富矿”
□熊 涛

1986年春夏时节，当时还在无锡市
服装机械厂从事生产工作的我，经厂工
会推荐参加了无锡日报新闻写作培训
班，在培训班上发出我的第一篇新闻报
道。33年过去了， 我从小班组走进了办
公室，从企业走进机关，从普通工人成
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但我报道的对象始
终没有离开过平民百姓、 社区新闻，一
辈子“结缘”小人物。

培训课都放在晚上上， 由报社记
者、编辑业余授课。记得有天晚上去报
社途中，经过五爱广场旁的工农兵电影
院， 发现等候观影的观众一圈围着一
圈，不知何故。喜欢“看热闹”的我随即
停下自行车，扶着广场栏杆踏上单车书
包架，目光越过了“人山人海”：原来，几
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也在等待进场
观看电影， 那时的影院还没有休息厅，
观众只能露天等候观影。 改革开放初
期，锡城很少见到外国人，群众里外三
层，将这几个“稀罕”洋人团团围住仔细

“欣赏”。我当时就觉得，如此行为很不
礼貌。有感而发，下课回家就写了篇见
闻，并呼吁市民争做文明无锡人。很快，
处女作见报了，这是我在市级党报发表
的第一篇报道。惊喜之余，写作热情更
加高涨，第二年无锡日报报庆时我即被
评为优秀通讯员。

记得当时的版面栏目， 有“世风小
议”“班组天地”“兵头将尾”等，都很适合
通讯员投稿，而报道对象也大多是街巷新
闻、普通人物。上班时，我喜欢往车间跑，
下班了就往菜市场和人多的地方钻，只为
发现新闻线索。比如，吴桥桥堍的馄饨摊
帮工阿姨因小青年无理取闹被烫伤，我寻
访沿河商铺目击者，找当地派出所了解情
况，写成报道发给《无锡日报》，为受害人
伸张正义；一些企业的职工劳保用品质量
低劣，我查找原因撰写言论，提醒企业负
责人注意职工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
许多年后，还有投递员对我说：“经常看到
你的文章，老为我们弱势群体说话，谢谢

你！” 在桃园新村门口摆摊的哑巴修鞋匠
陈国兴，每次看到我都伸出大拇指，比划
着点赞！

近年来，无锡日报迎来新的历史变
革，新媒体、融媒体和社区新闻等版面
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成为党
报通讯员。无锡日报依靠群众办报的方
针一直没有变。坚持群众办报让党报始
终拥有稳定的读者群，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评报员队伍。33年来， 本人由青年步
入中年， 由通讯员成长为特约评报员，
由企业职工到机关干部，由业余写作到
专职负责宣传工作，但宣传报道的目光
从未离开群众一刻。

2017年开春的一天午后，我外出散
步经过荣巷农贸市场，忽见原来一块空
旷的场地上， 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绿植， 一名卖花郎正在和女顾客议价，
但临时出门的女顾客没有带足现金。卖
花郎说，你带了手机吗？微信支付也行
啊！随即掏出手机，对着买花妇女的手

机扫屏。这一画面让我意识到，这不正
是很好的新闻素材吗？我急忙掏出新买
的华为手机打开拍摄功能，留下了卖花
老板使用手机微信向顾客收取卖花款
的瞬间———《卖花郎用上移动支付》的
新闻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3月16日《无
锡日报》A3版上。 此图片和我的另一篇
报道《包河治水与政绩考核挂钩》双双获
得2017年通讯员一季度好新闻文字和
图片两个一等奖。《卖花老板用上移动支
付》还获得了2017年度社区好新闻暨拍
客优秀作品一等奖。

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我撰写、修改
和发表过的新闻作品，毛估估也有数千
篇，获奖证书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觉得，
我和《无锡日报》的结缘某种程度改变
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党报坚持群众办
报的方针，让我一直走在新闻写作的路
上。谢谢您———《无锡日报》，虽然一辈
子“结缘”小人物，但我扎根基层，接地
气，有收获！

爱上写稿
引来“好运”眷顾

□徐森宝

1989年9月14日，《无锡日报》在副刊版头一回刊登
了我的微型小说《大桥下面》，从此《无锡日报》带给我诸
多“好运”。

其时，我在江南航运公司货运船队的拖轮上工作，单
位领导知道我有写作爱好后， 鼓励我多写身边人、 身边
事，捕捉平凡职工不平凡的闪光点，积极向《无锡日报》投
稿。不久我采写了单位节能标兵、市劳模、公司某货运船
队拖轮轮机长的节能事迹。 这位轮机长所在船队长年往
返无锡———上海。轮机长与船长积多年经验，摸索出一套
有效的节能措施：开航前用轻油、停航前用轻油、正常航
运用重油，船队航行上海地段遇到涨潮、落潮选择“最佳
航线、最佳航速”。不久稿件在《无锡日报》刊登，一时成为
公司上下“热点”，由此把公司100多艘货运、客运拖轮的
节能增效推向高潮。

1991年公司创办《江南航运报》，我有幸被公司领导
“看中” 聘为业余记者。《江南航运报》4开小报每月一期，
当时公司有货运、客运、供应站、修理厂等10多个二级单
位，有5000多名员工。

身为《江南航运报》的业余记者，我写船员的甜酸苦
辣、喜怒哀乐，还利用船队到港或轮休在家的时间到公司下
属部门采访、写稿，在《江南航运报》上展现了一个个充满

“正能量”的“小人物”风采，同时择优向《无锡日报》投稿。
1993年初，公司领导为加强《江南航运报》宣传力度，

将我从船队调到公司船舶修理厂轮机车间当钳工。不跑船
了，工作更稳定了，写稿、采访就更方便。每月一期的《江南
航运报》我每期至少刊发两篇文章，大多三篇、四篇，并常
有稿件散见于《无锡日报》,被工友戏称为“土记者”。

当时修理厂承接高速公路广告牌制作、安装业务。安
装广告牌“主力”是电工，需现场排线、接线；电工须有钳
工、电焊工、辅助工配合。为了提高电工的技能，厂部专门
为电工班开了技术培训班，电工班11名电工经过一段时
间学习，个个成为手持多证的“多面手”。到高速公路安装
广告牌既是电工亦是钳工、电焊工，样样“有一手”，且保
质保量。我将电工班事迹写了篇《小小机电班 企业挑大
梁》的稿件，不久在《无锡日报》见报，引起公司上下轰动，
公司所属二级单位纷纷上门取经。

1993年6月，我到公司教育科采访写稿，教育科姓陈的
女科长关切地问我：“小徐是啥学历？”“我初中毕业。”“初中
不行，去上个业余中专吧？”“怎么上？”“你写份报告交给我，无
锡市总工会有成人业余中专……”经陈科长推荐，我通过考
试1993年9月1日入学，学的是企业管理，1996年7月1日毕
业。拿到毕业证书不久，又一个“好运”等着我，经修理厂领
导研究，将我调到厂办公室工作。从此向《无锡日报》投稿
列入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成了名正言顺的“土记者”。

回顾30年投稿路，至今我已有新闻、通讯、随笔等
400多篇稿件被《无锡日报》刊用，曾连续10多年被评为
《无锡日报》优秀通讯员。如今我已退休，与《无锡日报》天
天见，常向《无锡日报》投稿，成了我平凡生活的乐趣。

当好“新闻观察员”
□陶浩明

2009年1月7日，《无锡日报》刊发了
一篇题为《幸福歌声绕山飘》的报道。报
道以我市映山湖歌队为载体，展现了改
革开放3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
我， 正是这篇报道的作者。 同年1月22
日，我还意外地收到了报社主编给我发
来的新春贺信。这就是我和无锡日报故
事的开始。

从此以后，我便不断给报社提供新
闻线索， 甚至达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
步。十年来，我给报社及相关政府部门
提供了千余条新闻线索。 十分荣幸的
是，2013年， 在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成立
十周年系列评选活动中，我被评为“十
佳新闻观察员”。

近年来，我提出的很多问题，在党
报的有力舆论监督下，都很快得到了整
改。2012年9月5日， 我发现锡城会友路
两边的混合车道、人行道板以及两侧绿

化带上，全都被挂着“转让”字样的二手
车所占据，甚至有“黄牛”搬来大小碎
石，在道路上排成长线进行“圈地”……
我随即拨打了党报热线，党报记者和交
警部门取得了联系，这个久被市民诟病
的会友路二手车市场，在交警部门的重
拳出击下， 终于撤出了会友路主道。10
月11日，《无锡日报》在A4专版以《党报
监督下，问题解决了》为题，对此事进行
了报道。

地下人行通道，是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7月，我发现
锡城不少人行地道都存在墙板大量掉落
的现象， 人行地道的使用效率也相当
低。我向报社反映了这个问题。报社记
者收到我的新闻报料后， 立即赶赴现
场。 在20天不到的时间内，《无锡日报》
连续推出了三篇报道《地下人行通道少
人行》《7条人行地道8月将大修》《7条人

行地道终于修好了》。 党报的舆论监督
推进了问题的解决，消除了城市的安全
隐患。

2015年， 我在县前街行走时发现，
县前街与解放西路路口西南角的一根
交通引导牌柱，原本有两面的引导牌只
剩一面。而在太湖大道上交通引导牌锈
蚀的情况比较多，太湖大道与通扬路口
西南侧的一块文明交通引导牌锈蚀非
常严重，大风一吹即有可能掉落。我当
即拨打了110报警。 随后，《部分文明出
行引导牌成安全隐患》经《无锡日报》图
文报道后，交警部门即刻将这些“隐患
引导牌”在一个月内整改完毕。

2017年5月， 我抓拍了南下塘三月
内两度“开膛破肚”的照片，报料南长街
南下塘路段几度开挖， 居民苦不堪言，
刊登在《无锡日报》的《南下塘三月内两
度“开膛破肚”》一文引起了有关部门重

视，编辑据此写的评论文章《杜绝“拉链
马路”要定规矩》《对“拉链马路”说不》
《建地下综合管廊消除“拉链马路”》还
登上了《无锡日报》头版。

……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每天，我都要

花上两三个小时到锡城的大街小巷走
走看看，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还时不时
回访这些地方，看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
决。我向党报和有关部门报料、反映的
问题涉及道路、交通、民生、环保等多个
方面，被《无锡日报》采用超1000余条，
这些不和谐现象在党报的舆论监督下，
都很快得到了整改。

齐心协力为城市文明作贡献，这是
我和《无锡日报》的故事。守望故里，只
因我对锡城爱得深沉。 作为一名老党
员，只要我的身体许可，我将会一直做
下去。

我和无锡日报的


